
· 50卷 (2021年) 3期

我的成长经历
张宗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49 )

说来真的不好意思，我小的时

候，在上初三以前，真是一个不爱

学习的淘气小孩，整天玩，不好好

上课，不认真完成作业，经常考试

不及格。当时家里对我没有任何约

束和要求，他们认为我身体不好，

又是女孩，能长大成人就够了。于

是“玩”就成为我生活的几乎全

部。事情发生变化是在1948年，我

的二哥张宗燧从美国回来，周围的

人对他赞赏有加，这对我产生了

“震动”，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把

兴趣从“玩”转向了学习。

我与二哥张宗燧的接触是从

1948年他回国以后开始的，当时他

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刚初中毕业，

在城里读高中。我很崇敬他，他也

很喜欢我这个“小妹”。我们经常一

同去吃西餐，边吃边聊，很开心。

我上了高中以后，很喜欢数学和物

理，所以也很想学物理。可是他开

始时不同意，对我说：“学什么东西

要真的有兴趣，而不是赶时髦。”他

劝我学农，我听了很生气，觉得二

哥瞧不起我，以为我在赶时髦，就

与他大吵了一架。后来我经常找一

些数学的难题去“考考”他，虽然

考不倒他，但他从中发现我确实很

喜欢数学和物理，就改变了态度，

大力地支持我。过后我觉得二哥的

那番话还是有道理的，学什么专业

真的是要有兴趣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后来二哥和我都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任教时，我们每周可以得到一

张5元的饭票，用它在“福利楼”美

餐一顿，这在当时就是很大的“享

受”了。二哥喜欢边吃边谈，他不

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有时候他说

的话，细细回味一下还是很有深刻

含义的。他多次对我说，他觉得只有

“悠哉悠哉”地做研究，才是最享受

的，也才能做出好成果，所以他喜

欢喝喝茶，讨论讨论，在放松中思

考问题。我当时对二哥的这个说法

没有什么体会，也没有明白“悠哉

悠哉”的意思，但是他说过多次，

就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现在想起

来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做研究一定

要静下心来，而不能带有急躁的情

绪，在急功近利的心情下，只能出

几篇文章，可是出不来好的成果。

记得我上了贝满女中的高中

时，那里的老师是一流的，特别是

数学老师张继毅和物

理老师孙念台，他们

讲课十分生动，善于

引导学生思考。那时

候我们也刷题，不过

所有的题都是自己从

课外书上找来的，并

且不看题解，做出了难

题，让我们十分高兴，

这些都进一步激发

了我对数理的兴趣。

虽然当时的想法还是

比较幼稚，但我就此

下了决心要学物理。

1952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

系，那年是院系调整的第一年，北

大物理系集中了北大、清华和燕京

三个学校的优秀教师，领导要求著

名教师上第一线教基础课，黄昆老

师给我们讲“普通物理”，讲得非常

生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是由王

竹溪讲授的；胡宁和周光召讲授

“电动力学”，杨立铭讲授量子力

学。在诸多名师的教导下，我在大

学受到了很好的基础知识的培养。

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正值国家

号召“向科学进军”。这样我就幸运

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 (后来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

在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原子核理论组

工作。非常幸运，我能在于敏先生

的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结构理论的研

究。他的直觉能力真是超常的，可

以把非常复杂的问题中的主要因素

抓出来，用简单的模型给出几乎正

我与兄长们的合影。三哥张宗颖 (左)，二哥张宗燧

(中)，大哥张宗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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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结果。平时很少见到他记笔

记，也见不到他的算稿，但是他看

问题的尖锐和讲起物理问题的深

度，真是无人能及。这种跟随名师

的实践比在大学从书本上学习，深

刻了很多。开始时，我们这些刚

毕业的大学生都不适应，随着研究

工作的深入，我从于敏先生那里

学到了不少科研的思路，我为能在

他的指导下工作，感

到十分的荣幸，特别

是他指导我们提出的

原子核相干结构模

型，对 16O 附近原子

核的特点给出了符合

实验的结果，通过这

项高水平的工作，把

我领进了科学研究的

大门。

1973年以原子能

所的中关村分部为基

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我们的研究方向也由核理

论转为中高能核理论。1975年科

研工作开始有了一定的恢复，我和厉

光烈对超核物理做了调研，想到在

原子核结构中，维格纳(Wigner)提

出的自旋—同位旋的 SU(2)×SU(2)

超级多重态分类理论对解释轻原子

核结构很成功。同时我们又注意到

超核中多了一类粒子，除了中子和

质子以外还有Λ超子，于是我们就

从群论着手，把 SU(2)×SU(2)超级

多重态分类推广到 SU(2)×SU(3)超

级多重态分类，计算了
9
ΛBe和 13

ΛC
超核的结构，预言了它们存在超对

称态。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评

价，经张文裕所长推荐，于1980年

发表在纪念M. Goldhaber 70寿辰的

纪念文集上。这是我和厉光烈第一

次独立进行的工作，并且是在“文

革”结束的前夕完成的，这让我们

很高兴。

我从 1956 年进入原子能所到

2018年退休，在科研岗位上从事研

究工作62年，在家庭、亲人和老师

们的影响下，一直在做着我喜欢的

研究工作。60多年里，我经历了很

多，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为

此我感到十分幸福。

于敏先生获得国家特等奖时，中央台在他家采访时所摄，

我们正在笑谈往事

我的求学科研之路
张海婧†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 德累斯顿 01187 )

收到编辑部的邀约，让我从女

性科研工作者的角度，分享自己求

学和科研的经历。对此，我感觉既

荣幸又有些犹豫。我只是一名普通

的科研工作者，尚在摸索前进中，

一直在向那些更优秀的人看齐，远

没有达到分享成功经验的高度。但

一路走来，我确实发现科学界女性

工作者偏少，并且我能感受到大众

对科研工作者的好奇与疑惑，也一

直想尽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借

此，或许把我的科研经历——包括

顺利与挫折——真实的分享出来，

能够帮助到曾经和我一样彷徨过的

女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勇敢

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在适合自己的

领域里绽放光芒。

我的科研之路从南京大学物理

学院开始。高考完填报志愿的时

候，我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 IT或者

金融专业，而我想当老师，觉得老

师这个职业挺适合我的性格，于是

在基础学科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物

理专业，进入了南京大学物理学

院。南京大学物理专业在全国的排

名都是顶尖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很

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老师教的课

程深入浅出，讲解详细，激发了我

对物理的热情。但由于数理基础薄

弱，学到四大力学的时候，已很是

吃力，理解不了抽象的物理概念，

考试成绩也一般。但我对电子器件

和半导体物理之类的课程倒是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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